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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延伸

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③

虽然梅园村的梅园石已不再开
采，但附近的光溪村，有个经省矿产
管理部门批准、宁波市唯一有资质开
采梅园石的企业——宁波诺盛矿业
有限公司。

记者来到诺盛矿业的梅园石开
采区，山谷里堆满了整块大石，大型
机械正不时轰鸣。开采区门口的告
示牌上写着：矿山开采的生产规模是
每年13.9万立方米。公司的一位负
责人告诉记者，天然的梅园石经过开
采成为荒料，经过机器锯解加工成为
毛板，再进行抛光、切边加工成所需
要的各种型号板材。他们花巨资引
进先进机器，采用机、电一体化传动，

提高了石材的利用率，减少了浪费。
鄞江悬慈村村民、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工艺石雕传承人鲁财定常购买
诺盛公司的梅园石毛料，在他的妙手
之下，梅园石化为狮子、飞龙、凤凰等
不同姿态，栩栩如生。

“我16岁学艺，20岁出头开始雕
刻，至今有30多年了，雕刻过的梅园
石不计其数。我觉得，未开采前的梅
园石，可能貌不惊人，但加工之后，它
的色泽呈浅灰或浅紫，很大气，而且它
质地细腻，硬度适中，雕起来比较顺
手。现在，梅园石不仅是一种石材，更
多的是一种情怀，一种文化，是宁波
的一张标志性名片。”鲁师傅这么说。

石头的新生：现代化开采，重出深山

与梅园石打了30多年交道的石
匠鲁师傅正在加工梅园石制品。

记者 崔引 摄

宁波工匠用梅园石雕刻的石狮子
已成日本国宝级文物
这种宁波特有的石材千百年来蜚声中外

如果说，宁波有一些东西，能见证海上丝绸之路千百年来的繁荣兴旺，那梅园石必定是其中之一。早
在千年之前，它就已声名远扬，足迹更是远涉海外。

梅园石到底是什么样的石头，为何能够千百年来盛名于世？前天，记者咨询相关专家，还来到梅园石
的产地海曙区鄞江镇实地一探究竟。

梅园石走得再远，总有一个出处，
就像人一样，无论去哪，总有故乡。梅
园石的故乡，就在鄞江镇梅园村。

听当地知情的村民介绍，当年梅
园村开采梅园石的地方，有梅锡、梅
溪两个点，相较之下，梅锡开采梅园
石的历史更长，规模也更大。梅锡西
首，有个华兴宕，是这一带遗存至今
规模最大的山宕，即开采地。

在村民王雷的带领下，记者前往
华兴宕。蜿蜒曲折的山路尽头，是石
矿开采区，放眼望去，大片山坡被切
割，碎石遍地，偶见几台老旧的挖
机。在稍远一些的山坡上，还有一台

钻井设备。王雷告诉记者，早些年，
村里还有开采梅园石的矿场，多的时
候有10多家，但在四五年前全部关
闭，应该是出于保护资源的考虑。记
者脚下这么多形状各异的碎石，也是
梅园石，只不过，这些都是废料了。

“村里的老人，大多都能说一点梅
园石的事，年轻一辈的，知道的就很少
了。我小时候听长辈们说过，古代运输
梅园石，走水路，当时这一带还有个小
码头，开采出来的石料从这个码头装船
运到宁波，再由宁波港的码头运往各
地。不过，小码头老早没有了，遗址也
不知道在哪里了。”王雷说。

在华兴宕道口旁，有一个大水
塘，几个村民骑着电动车过来钓鱼。
《宁波文化名石——梅园石》一书的
作者杜建海告诉记者，梅园石基本采
取露天向下开采，随着规模的扩大，
采石的工作可以削平整个低山或形
成很深的石宕，石宕易渗水、积水，废
弃后就积水成塘。这一片水面之下，
就曾是梅园石的开采地。

也就是说，在村民钓鱼的这一片
水面之下，曾经开凿出一块块梅园石，
作为珍贵石料被运往全国，也可能被
当成船舶压舱石，远渡重洋，甚至可能，
成了日本东大寺门口的石狮……

石头的故乡：梅园村华兴宕，曾经矿场遍布

古代从宁波港出口的
还有小溪石、瓦当、
红木、漆料……

昨天，民间文保专家杨古城对记
者说，在古代宁波港，除了梅园石之
外，搭上去国外货船的还有其他建
材，如小溪石、瓦当、红木、漆料等。

2008年，在一次浙江沿海水下文
物普查中，宁波海上考古队在象山东
南渔山海域发现一艘古沉船，即象山
小白礁Ⅰ号。渔山海域恰好位于古
代宁波海上贸易的主航道上，虽然已
无法考证这艘船的最终去向，但通过
声呐探测、潜水探摸等方式调查确
定，这是一艘中等规模的远洋商贸运
输船，约下沉于清代道光年间。

“考古队员在沉船遗迹发现了大
量精美的瓷器、陶器、铜器等，另有

‘盛源合记’玉印、西班牙银币、锡盒
等珍贵文物。而船上成排的压舱石，
是宁波鄞江的另一种石材——小溪
石。”杨古城说，小溪石的开采地距离
梅园石开采地不远，但小溪石开采方
便，成本也低，常用于铺路架桥、凿刻
碑牌等，出口也有不少。

杨古城说，除了石料之外，从古
代宁波港出口的还有瓦当、红木、漆
料、矿石等，“古代日本盖房子用的瓦
当，有不少是从宁波运过去的。如今
福冈、东京、京都古建筑里出土的瓦
当，和宁波博物馆里陈列的瓦当，是同
一个模子的。”

“而红木、漆料、矿石等材料，都是
从南洋运到宁波，再从宁波运往日本
等地。在宋代，宁波港是全世界海运
最发达的港口之一。”杨古城说，当然，
从宁波港远赴重洋的不仅仅是石料木
材，还有宁波工匠的技术和宁波的文
化。 记者 王思勤

“如今，宁波把梅园石的石雕作
品当作历史文化的重要象征，屡次赠
送给国外友好城市。”杜建海介绍，
2007年、2010年，宁波市将两对梅园
石雕刻的“文臣武将”石像分别赠送
给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德国海德堡市，
2009年，为纪念宁波与日本长冈京
市结为友好城市25周年，宁波市政
府向该市赠送一对梅园石云纹雕花

抱鼓，“这种文化交流，更加赋予梅园
石作为宁波城市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的独特性和代表性。”

宁波作家寒石，也在《行走的梅
园石》一文中写道，如果说日本东大
寺门前的一对石狮是梅园石早期行
走海外之见证，2007年、2010年先后
出使意大利佛罗伦萨与德国海德堡
的仿制东钱湖南宋石刻的两对“文臣

武将”石雕则是今日宁波走向世界之
写照，它们向世人传递着这样一些信
息：我们来自世界东方的中国宁波，
我们是那个古老民族的精神传承，我
们向世界代言今日中国、今日宁波。
沉睡的石头是一个亿万年不醒的梦，
行走的梅园石造就一个亘久的神话、
一段不朽的传奇。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吴佳怡 毛一波

从古至今，梅园石伴随甬上石工
和甬商的足迹，去往上海、北京乃至
日本，或是成为从宁波港出发的各国
船只的压舱石，远渡重洋。

“日本东大寺南门有一对用梅园
石雕刻的石狮子，连座通高2.5米，两
前肢直立，两后肢蹲踞，面向正前方，
昂首挺胸，它们是当年明州工匠伊行
末雕刻的，如今已成日本国宝级文物
了。”昨天，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博研究馆员谢国旗告诉记者，今年
5月初，他参加了民间自发组织的“海
丝访问团”，前往日本九州、奈良、京
都等地，探访海丝路上的宁波活化

石，行程之一，就是前往东大寺。
在谢国旗口中，数百年前的场

景，仿佛被拉回到眼前：
1180年，日本奈良的东大寺被

焚烧殆尽。朝廷急于修复，但因工匠
难寻而被迫停工。多次入宋、曾为阿
育王寺运送木材的重源上人想到了
技艺精湛的明州工匠，他找到匠师陈
和卿，邀请陈帮忙修复东大寺。当
时，陈和卿率领商船在日本九州开展
贸易，他答应了重源。

由于东大寺修复工程浩大，不可
能独立完成，尤其是石雕，在当时的
日本并未发现合适石材，于是，陈和

卿回明州邀请了伊行末等多位顶级
工匠，还采购了梅园石来到日本。在
陈和卿的指挥下，伊行末等明州工匠
以明州寺院样式，与日本工匠一起修
复了东大寺，修复过程中，梅园石派
上了不少用场。伊行末更是将梅园
石雕出明州式样的石狮，置于东大寺
南大门。

“伊行末完成东大寺援建后，在
日本定居，他的精湛技艺传承后裔八
代之久，形成了在日本赫赫有名的伊
派石匠集团，由此，明州工匠的精神
也一直留在了日本。”谢国旗说。

石头的足迹：跟随工匠，远涉重洋

石头的传奇：从古至今，传递着文化和友谊

日本奈良东大寺门前的石狮，是当年
明州工匠用梅园石雕刻的。 谢国旗 摄


